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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扇 》 西遊記

———從《容美紀遊》看明清之際西南土司的
認同政治與文化經營
胡曉真
【摘 要】本文探討明清之際西南地區土司如何長期經營文
化與文學傳承，一方面親近主流的漢人儒家文化，一方面保有其
本土特質。土司透過多樣的文學活動來“展演”文化，從而鬆動了
漢與非漢的界線。論文的核心文本是清初文人顧彩所作的日記
體遊記《容美紀遊》。
【關鍵詞】容美紀遊 桃花扇 土司 田舜年 顧彩

一、前

言

中國西南地區有不少地方長期由世襲的土司控制，明清兩代的中央政
府則逐漸擴張直接統治的權力，亦即所謂改土歸流的政策。治權的移轉，
往往要動用武力。在中央權力擴張的過程中，西南土司的形象在中國的文
字紀録裏趨向兩極，不是忠良，就是叛徒。有些土司被記録爲維護帝國的
忠臣，例如晚明時期，四川石砫地區的女土司秦良玉協助明軍平定流寇，屢
建奇功，受到崇禎皇帝封賞，凌煙名彪。另一極端，則有許多起兵反抗皇權
的土司，例如萬曆年間勢力强大的播州土司楊應龍起兵反叛，朝廷出動四
川、貴州二省聯軍數十萬人，纔得平定。許多原由土司統治的地區經歷了
改土歸流的變化，但即使如此，有些土司家族在此之前，早已經以一家一姓
統治地方達數百年，享祚甚至比所有朝代都長久。土司統治地區並非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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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絶，本來就長期與中央政府進行政治協商，也與漢人發生文化交流，因
此，進一步探索西南土司的文化策略，實有助於對中國文學上的 “文化他
者”的討論。
本文即由此關懷出發，審視一個湖北山區土司家族的文化經營，探討
他們如何跨越數個世代，與漢人主流的文學、藝術、學術折衝與交融。筆者
將重讀日記體遊記《容美紀遊》，追隨一個出身江南的文人來到土司地區的
旅行腳步，透過他的眼睛理解當地，但也同時分析他的視野，並重構明清易
代時期這一土司家族之政治與文化認同的複雜性。本文將探討西南邊徼
的土司以長期的文化策略，形塑其家族的文藝傳統，既與主流文化接榫，又
保持自身族群的在地特質。以是，本文的主要論述包括：土司何以刻意强
調漢人祖源以示對漢文化權威的尊崇，忠君與遺民意識的表現及意涵，
“詩”、“詩集”與“詩會雅集”的關鍵意義，搬演當代經典劇目的喻意，以及
帶著“帝國之眼”而來的外來者是否能與當地文化進行真正的交流與共感。
本文也希望説明，明清易代時期西南地區漢與非漢的文化接觸達到高峰，
受到詩文教育的土司藉著文藝活動，積極進行文化經營，漢與非漢之間的
文化界線亦更形浮動不居。

二、故入桃源———孔尚任戲曲創作
夥伴顧天石及其《容美紀遊》
明清旅遊文化近年廣受學界注意。據巫仁恕對明清文人日記的研究，
旅遊已經成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多數文人習慣旅程時間短、休閑性的旅
遊，旅行是一種社交活動，一路上需要相知的旅伴、完善的設備、怡情的娛
樂 。另一種相對的旅行形式則是所謂 “壯遊”，旅行者不畏險阻，遠赴他
方。徐霞客（１５８７—１６４１）就是壯遊的代表，《徐霞客遊記》也成爲明代旅行
文學的經典之作。徐霞客的遊記記録他對各地山川地理的觀察研究，也敘
述沿途與各方人物的交往。王士性（１５４７—１５９８）也是一個著名的例子，他
著有《五嶽遊草》、《廣遊志》、《廣志繹》等書，非常具有學術意義，因此現代
①

①

巫仁恕、Ｄｉ Ｂｉａｓｅ：《遊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５４—６４、８３—９６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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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往往把他的遊記視爲地理學著作 。本文探討的《容美紀遊》則不同，
這個文本既不是休閑玩賞的産物，也不是壯遊天下的紀録。這部日記體的
清初遊記敘述作者受人所託進入當時爲土司所控制的湖北容美山區的經
驗。敘事的主體是旅行者與土司的互動，細讀文本可知，雖然敘事者是外
來的旅人，但其敘事表現了雙方互相觀察並産生影響的過程，因此，遊記本
身可説即是一個文化交流的場域。
《容美紀遊》的作者顧彩（１６５０—１７１８），字天石，江蘇無錫人，是一位清
初的學者與劇作家。其父顧宸（１６０６—１６７４）在晚明時期曾與東林、復社諸
人結交。顧彩在康熙（１６６１—１７２２）年應博學鴻詞科而入國子監，但仕途並
未因此發達。他在 １６８７ 年到了山東曲阜，受孔子六十七世孫孔毓圻
（１６５７—１７２３）之邀，在孔府擔任西席。經此一因緣，顧彩終身與孔府維持
親密良好的關係。孔毓圻曾爲顧彩的《往深齋詩集》（１７０７）作序，特别提到
顧彩遊歷多方，“一登蹇驢，則風塵萬里，一入扁舟，則煙雨經年”，而其所著
文辭，都以他途經的“水村山店，蕭寺旗亭”以及路遇的“漁樵落拓之士”爲
主題 。顧彩又曾於康熙七年 （１６８８ ）到揚州，因此結識孔尚任 （１６４８—
１７１８）。其後數年，
顧彩於 １６９２ 年去到北京，又得以與當時擔任户部主事
的孔尚任盤桓，參加藝文雅集。在此之前一年，孔尚任購得古樂器 “小忽
雷”，據説是唐朝流傳下來的古物，令孔尚任十分著迷。１６９４ 年，孔尚任便
與精通音律的顧彩合作，創作了 《小忽雷》傳奇，劇中的小忽雷樂器象徵著
忠貞的愛情。在《桃花扇本末》中，孔尚任説：
①

②

前有《小忽雷》傳奇一種，皆顧子天石代予填詞。予雖稍諳宫調，
恐不諧於歌者之口，及作《桃花扇》時，天石已出都矣。
③

這段話説明了孔、顧二人合作的方式，也突顯顧彩在音律方面的專長。顧
彩不但爲《桃花扇 》寫序，甚至還將之改寫爲 《南桃花扇 》。據孔尚任説，
范宜如：《行旅·地誌·社會記憶：王士性紀遊書寫探論》，臺北：萬卷樓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０—
３１ 頁。
見顧彩：《往深齋詩集》，清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刊本，收入《無錫文庫》第 ４ 輯，南
② 孔毓圻《序》，
京：鳳凰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一頁下（總頁 １３９）。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５ 頁。
③ 孔尚任：《桃花扇·桃花扇本末》，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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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桃花扇》安排生旦團圓，“以快觀者之目” 。孔尚任在 １７０２ 年辭官回
到家鄉曲阜後，仍與顧彩有所往來，可見二人的友誼相當長遠。
孔、顧的交遊以及二人對戲劇的興趣促成了顧彩的容美之行。在 《桃
花扇本末》中，孔尚任相當自豪地提到，《桃花扇》竟然有一位遠在萬山中的
愛好者，身份還是當地的 “洞主”，即土司，而 “予友顧天石”還曾經是座上
客。孔尚任這麽説：
①

楚地之容美，在萬山中，阻絶入境，即古桃源也。 其洞主田舜年，
頗嗜詩書。予友顧天石有劉子驥之願，竟入洞訪之，盤桓數月，甚被崇
禮。每宴必命家姬奏 《桃花扇》，亦復旖旎可賞，蓋不知何人傳入。或
有雞林之賈耶？
②

聽説遠在炎徼的土司也崇拜自己的劇作，想必孔尚任私心竊喜，豈能不在
《本末》中大書一筆。不過，孔尚任的朋友顧天石爲什麽遠赴湖北山區的容
美？西南地區的土司欣賞傳奇劇作，真的這麽難得嗎？我們必須先了解容
美土司是怎麽回事。

三、土司乎？忠臣乎？———容美土司
家族的文藝追求與忠貞話語
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冬，顧彩來到湖北的枝江縣（在宜昌附近）。枝江
在地理上是漢族與非漢族居地的交會點，也是外界與容美土司接觸的入
口。通過枝江縣令孔毓基的引介，顧彩得以結交當時的容美土司田舜年。
這位田舜年即是孔尚任提到的那位熱愛《桃花扇》的土司。
容美又稱柘溪 、容米或容陽 ，在現今的湖北省的鶴峰 、五峰 、長陽一
帶 ，西接四川 ，南面是雲貴高原 。雍正皇帝曾説，西南諸土司，唯容美最
③

孔尚任：《桃花扇》，第 ７ 頁。
孔尚任：《桃花扇》，第 ６ 頁。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學位
③ 李金花：《士人與土司：從清代遊記〈容美紀遊〉看人類學的他者觀》，
論文，２０１１ 年。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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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富强 。依照當代中國的民族分類，這一地區大部分人口是土家族，不
過，清初時期還没有這樣的分類。根據 《田氏世家》，田氏家族的先祖爲漢
人，自唐代即開始統治容美 。追溯祖先爲漢人，這是許多土司家族用以提
升地位的策略。例如，明代播州土司楊鏗（十二世紀在世）稱先祖楊端爲太
原人，曾自願領兵協助唐王朝征伐南詔，平定西南。爲了强化其家譜的權
威性，楊鏗禮聘明初大儒宋濓（１３１０—１３８１）撰寫 《楊氏家傳》，追溯先祖爲
太原楊端。明代貴州水西土司安貴榮 （十三世紀在世）雖然並未追溯漢人
祖先，但也聘請周洪謨（１４２０—１４９２）撰寫《安氏家傳》 。這些祖源故事都
可視爲帝國邊緣非漢民族常見的“英雄祖先敘事” 。
田氏家族顯然也想追隨上述周邊土司的例子。田氏的 《族譜》與 《世
家》都是在明清易代期間，由避難於容美的明遺民所編撰。明遺民嚴首升
（十七世紀在世）爲田氏編撰世家時，雖然有文獻可考，仍須依賴土司提供
信息，最後則追溯田氏祖先至唐代田行皋（九世紀在世）。田行皋又被認爲
是唐憲宗時代魏博節度使田弘正（７６４—８２１）的後代。然而，這些説法並没
有確切的證據。誠然，選擇田弘正是相當有策略性的，這個人物堪稱有名
有姓，但説不上名標青史。歷史上的田弘正在忠臣之列，因此，這一族譜可
以暗示田氏土司對中央王朝的忠誠 。
明清易代期間，容美土司被迫在幾個不同的政治勢力間轉换歸附對
象。當時，好幾個勢力在容美地區争勝。 明末時，明軍在此與張獻忠
（１６０６—１６４７）、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的勢力對抗。明亡後，南明則與流寇
的餘部合流，對抗清軍。之後，在清初三藩之亂期間，吳三桂（１６０８—１６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西南土司最强盛者有湖廣之田氏、彭氏，四川之謝氏、向氏、冉氏，廣西之岑氏、韋氏，貴州之安
氏、楊氏，以及雲南之刀氏、思氏。田氏土司名列其中。參見《清史稿·列傳》之“土司”條。
載於《容美土司史料匯編》，第 ８３ 頁。目前僅存 １９３０ 年抄本，現爲田
② 見嚴首昇編《田氏世家》，
氏後人保管。亦可參見田樹聲《田氏受姓源流考》，見《田氏族譜》，載於《容美土司史料匯編》，
鶴峰：鶴峰縣史志辦公室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３９１—３９３ 頁。該文署於光緒五年（１８７９ ），不過，《田氏
族譜》則編於 １９３０ 年。
載於《文學遺産》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７—
③ 胡曉真：《萬曆平播之役與戰争書寫的話語競逐》，
１４３ 頁。
臺北：允晨出版文化公司 ２００６ 年版。
④ 王明珂：《英雄祖先和弟兄民族：植基文本的歷史情境》，
乃是李丹婕教授與我之私人通信中提到的説法
⑤ 田氏土司自述祖先可能爲忠於王朝的一種暗示，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６ 日）。她同時推測，田氏土司，尤其是推動《族譜》、《世家》編纂工作的田舜年，可
能是自覺性地複製田弘正的政策，例如支助文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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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此與清軍抗争 。這段時期，容美土司不論實際意願如何，都無可避免
地捲入其中。明亡之時，當時的土司田玄（１５９０—１６４６）保護明遺民如文安
之（１５９２—１６５９）、嚴首昇之輩，並經常與之唱和，表達對明朝的忠藎之忱。
儘管如此，但田玄的繼任者田既霖 （十七世紀在世 ）接受兄弟田甘霖
（１６１２—１６７５）的建議，在順治十二年 （１６５５）降清，接受宣慰使之封。田既
霖死後，還被清朝加贈太子太保 。當然，順治皇帝絶對有理由懷柔容美土
司。自滿清入關後，流寇餘部稱爲夔東十三家者，仍堅持抗清。他們活躍
於四川、湖北、陝西、河南等地，往往與明遺民合作，而容美保護下的文安之
正在其中。清朝若得到容美土司歸附，自然有莫大助益。其實，雖然田既
霖接受清朝宣慰使之封，他的繼任者田甘霖仍與夔東十三家有所瓜葛。田
甘霖究竟是自願與夔東十三家合作，或者如他後來所聲稱，乃是兵力不足
纔被迫從賊，已經很難釐清。不過，待康熙即位，夔東十三家很快地在 １６６４
年之前就被掃平，而田甘霖也立刻重新歸附清朝。當吳三桂叛清，田甘霖
又接受了“容美路都統使承恩伯”的封贈，是否出於自願，仍難辨清。吳三
桂於康熙十七年 （１６７８ ）死亡，次年，田甘霖的兒子，即田舜年 （１６３９—
１７０６），
上繳吳三桂所贈的印信，以求與朝廷重建關係。１６８１ 年，田舜年上
《批陳忠赤疏》，力陳歸附之意，終於贏得康熙聖心，次年，田舜年獲康熙封
爲宣慰使，這已是最高的土司職位了 。如上所述，在明清易代的數十年
間，容美土司盡忠的對象一路從大明、南明、夔東十三家、大清、吳三桂，最
後轉到大清。容美的政治抉擇，是否只是出於現實的考慮，亦即依附軍事
實力最强的一方呢？又或者，所謂“忠”的意識真的有一席之地？更複雜的
問題是，“忠”對土司有何意義，土司又如何形成“忠”的論述呢？
明代的邊疆政策是在西南非漢地區推行儒家教化，土司子弟必須進
學，纔有繼承的資格。好幾代的田氏土司都受過儒家教育，有些甚至還享
有文名，編輯個人詩文集。文安之來附後，不但經常與土司田玄及其子姪
輩唱和，還評論他們的作品。待得田玄的孫子田舜年在康熙年間繼位，更
雄心勃勃地將家族的詩文集合編爲《田氏一家言》，彙整了從明代嘉靖時期
到清代康熙年間田氏五代九位詩人的作品。嚴首昇協助田舜年完成此一
①

②

③

祝光强、向國平：《容美土司概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５３ 頁。
《容美土司史料匯編》，第 ３５５ 頁。
第 １８ 頁。
③ 《容美土司史料匯編》，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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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並撰寫兩篇序文，以及提供評論。《田氏一家言》收録了數百首作品，
而且每一本詩集都能展現個别作者個人特有的文學纔能與寫作風格，所
以，就算文安之、嚴首昇或其他受保護的文人曾幫忙修潤作品，他們也不可
能憑空爲整個田氏家族創造一個文學傳統 。田氏土司如此努力學詩，正
是因爲詩纔是中國文人儒士必備的能力，所以，編纂 《田氏一家言》也就是
要表現田氏土司的文化修養。誠然，就如同文安之與嚴首昇的評論，持續
兩百年的漢文文藝（以及學問）追求可以説象徵了田氏土司對漢人 ／ 儒家主
流文化的主動歸附 （ｓｅｌｆ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不過，以下我將説明，他們的文化經
營不能只理解爲自我主動歸附，我們更必須留意其過程中的變化與潛意。
歷代田氏土司詩作的主題相當廣泛，但相關於其民族特色的卻很少，
因此並未清楚表現與漢族文人作品的差異性。儒家重要的德目 “忠”倒是
一個突出的主題。尤其在明末清初，田氏土司寫了不少表達思明之情的作
品。例如，在崇禎皇帝自殺的消息傳到容美後，田玄的情緒很是激動。在
甲申（１６４４）年末除夕，他作了共十首的《甲申除夕感懷詩》組詩，在詩前的
《序》裏，田玄如此説：
①

歲運趨於維新，老人每多懷舊。 余受先帝寵錫，實爲邊臣奇遘。
赤眉爲虐，朱茀多慚，悲感前事，嗚咽成詩，以示兒子霈霖、既霖、甘霖
輩，各宣欲言，遂相率步韻，命曰《笠浦合集》，各十章，章八句。
②

這時距離崇禎自殺，北京陷落，還不滿一年。在此序中，田玄將追憶舊事的
感情與對新時代的認知對立起來，除夕不只昭示一年的結束，也是一個朝
代的完結。他强調曾蒙受崇禎帝之恩遇，也就等於把自身這個西南邊徼的
土司，塑造爲一個有盡忠義務的遺民。他又把兒子們全部納入這個忠臣家
族，要求他們寫詩表達遺民式的忠貞情懷。將這些作品合編爲一集更具有
高度象徵性———遺民情懷爲此家族所共有，是這個家族的道德標籤。
由田玄的詩來看，他確實有運用典故、操作技巧的能力。以《甲申除夕
感懷詩》組詩的第一首爲例：
《田氏一家言》並無全本傳世，其中部分詩文已佚。即使如此，留存的詩作也超過五百首。筆者
引述的來源有兩種，其一是《田氏一家言詩評注》，其二是《容美土司史料匯編》。
載於《容美土司史料匯編》，第 １３７ 頁。亦可參見陳湘鋒、趙
② 田玄：《甲申除夕感懷詩十首·序》，
平略編：《田氏一家言詩評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０６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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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光悲臘盡，一夕尚今年。 坐嘆龍髯杳，誰攀羲轡還。 舊恩難遽
釋，孤憤豈獨懸。縱説青陽好，笙歌輟市廛。
①

這首詩的詩意相當顯豁，多用典故但少有藏鋒，不過，仍稱得上是一首合格
的詩，而且非常合乎一個“老人”追憶的腔調。類似的遺民情懷瀰漫於整組
詩作，形成統一的詩人聲音：一再强調新與舊的對立，緬懷如飛逝去的王朝
過往光輝。田玄兒子們的和詩，所表現的態度則不盡相同。例如，長子田
霈霖有這樣的句子：“但得親嘗健，長纓自許身。” 宣示的是以身報國的意
志。而田甘霖則批判朝中無用的大臣，他的第六首和詩這麽説：
②

誰釀年來禍，舉朝亟失時。 人人皆狡兔，著著是卑棋。 朱紱虚邀
寵，黄巾竟莫支。近來嫌爾輩，只自選娥眉。
③

與其父田玄的詩相比，兒子們的作品詞句較爲直白，也少用典故，但仍顯示
他們受過相當的教育，足以寫詩表達情志。
我們大可不必自作聰明，懷疑土司家族忠於大明是否真情實意。畢
竟，田氏土司確實將忠心付諸行動，保護並支持著如文安之等諸多明遺民。
田氏父子留下了不少與避難於容美的文安之唱和的作品，這些詩作也一再
展示他們忠於大明之意。例如，田玄有 《送文鐵庵先生往施州》一詩，詩中
寫道：“亡國音同哽，無家路倍歧”，“愁聽望帝血，空感峴山碑” 。田玄慣
於使用典故，此詩亦然如此，這裏就接連使用了杜宇與羊祜之典，可説表達
的盡是鎮守一方的長官對南明情勢的憂憤啼血之心。在田甘霖的個人詩
集《敬簡堂詩集》中，至少有四首詩與文安之有關。這四首詩都是撫今追
昔，一方面回憶當年文安之避居容美而與田氏家族往還的時光，一方面感
④

田玄：《甲申除夕感懷》第一首，載於《容美土司史料匯編》，第 １３７ 頁。亦可參見《田氏一家言詩
評注》，第 ２０６ 頁。
載於《容美土司史料匯編》，第 １４１ 頁。亦可參
② 田沛霖：《甲申除夕夜感懷和家大人韻》第八首，
見《田氏一家言詩評注》，第 ２６４ 頁。
載於《容美土司史料匯編》，第 １４５ 頁。亦可參
③ 田甘霖：《甲申除夕夜感懷和家大人韻》第六首，
見《田氏一家言詩評注》，第 ２８６ 頁。
載於《容美土司史料匯編》，第 １４６ 頁。亦可參見《田氏一家言詩
④ 田玄：《送文鐵庵先生往施州》，
評注》，第 ２１２—２１３ 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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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他們襄助南明收復大明江山的夢想早已消亡 。對田氏家族而言，盡忠
大明是一種已然内化的價值，忠貞的話語則是他們熟悉不過的文學語言。
然而，田甘霖仍然爲他的哥哥田既霖做了歸附大清的決定。這可説是
理性思考後的結果。不過，就算容美已經投靠清朝，土司卻仍暗中支援文
安之，並與抗清的夔東十三家暗通款曲。因此，當南明與夔東十三家相繼
覆亡後，田甘霖的處境自然極爲困窘。
康熙元年，田甘霖上書請求康熙帝賜封宣慰。在此疏文中，田甘霖强
調自己本是西南地方最早歸附大清的土司，因此纔遭到夔東十三家的劉體
純（？—１６６３）扣留四年之久。田甘霖以一種既逢迎討好，又不無威脅的語
氣，懇求皇帝的賞賜 。而當他的兒子田舜年世襲其位，也便仿效其父的策
略與地方及中央政府周旋，他先將吳三桂賜給田甘霖的印信上繳，然後上
書康熙，要求册封。父子兩代的疏文顯示土司非常了解如何操作忠貞的話
語以維護自身的地位與利益。然而，忠貞始終是個複雜的問題。田舜年固
然致力於追隨華夏文化典範，但容美土司强大的勢力仍不免引起政府的猜
忌。湖廣總督石文晟參奏田舜年 “私造宫殿，暴虐奸淫”，田舜年赴武昌申
訴時被拘獲，隨後於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死於獄中，距顧彩訪問容美，不過
數年。田舜年的兒子田旻如（？—１７３３）接著統治容美二十餘年，最後仍不
免被湖廣總督邁柱子參劾“奸邪不法”的命運。他效法祖先的作法，數度上
書力陳忠藎，但已無法挽回朝廷心意，遂於雍正十一年 （１７３３）於萬全洞自
縊。容美於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５ ）正式改土歸流，容美領地分設鶴峰州與長
樂縣 。
在田舜年統治容美期間，他力求擴大父祖輩的文化宏圖，不只接待漢
族文士，更組織文藝活動，累積藏書，編輯家族詩文集，乃至培養戲曲家班
等等。其中，戲曲一方面傳統上屬於小道，另一方面，自晚明以來，戲曲亦
可謂文人文化的極致凝鍊。田舜年在這方面曾有突出的表現，那便是 《桃
花扇》的搬演。
①

②

③

田甘霖：《過文鐵庵先生舊寓署地有懷》、《松山懷文鐵庵先生長律》、《哭文相國時困巴東作》、
《感懷文鐵庵先生》，載於《容美土司史料匯編》，第 １６３、１６７、１９８、１６７—１６８ 頁。亦可參見《田氏
一家言詩評注》，第 ２８９、３７５、３６９、３７６ 頁。
載於《容美土司史料匯編》，第 ４—６ 頁。
② 參見田甘霖：《倡義奏疏》，
《長樂縣志》。
③ 參見《鶴峰州志》、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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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逢文人土司於桃花源
顧彩訪問容美時，田舜年受清廷封贈爲宣慰使已二十年。顧彩將旅途
見聞寫成日記體的 《容美紀遊 》 ，根據書中記載，他於康熙四十三年
（１７０４）二月四日由湖北的枝江縣出發，遊歷容美土司數月，於同年六月二
十五日返回枝江。顧彩不但逐日記載，且清楚注明日期，故讀者可透過敘
事的篩選或强調，追蹤作者希望我們看到的旅程細節。遊記的主體雖是敘
事，但顧彩又將自己創作的相關詩作附於每日的敘事之後，令敘事與詩作
交互參照，成爲這部遊記的體例。
顧彩並非空手來到枝江 。之前孔尚任收到了田舜年派人奉呈的贈
詩 ，得知他近期的戲曲作品 《桃花扇 》備受田舜年的稱美 。因此 ，孔尚
任將自己的和詩託付於顧彩帶到容美 。枝江縣令孔毓基知道田舜年樂
於接待文人學者 ，便勸説顧彩親自進入容美 ，體驗當地的自然與人文 。
由於外人很難私自進入土司地區 ，顧彩便於康熙四十一年 （１７０３ ）十二
月二十六日 ，致書容美土司 ，並附上 《枝江寄贈田九峰使君 》詩二首 。
詩曰 ：
①

天險山河帶礪新，此中蹇蹇有王臣。 地非綿谷難通漢，路入桃源
好避秦。千載雍熙如太古，四時和煦盡陽春。 祇應跨鶴遲仙馭，倘許
漁郎再問津。
②

憶昔曾同蔣詡遊，爲言名勝足淹留。華筵每度霓裳曲，貴客皆披
集翠裘。博望幾經通絶塞，謫仙虚擬視荆州。 使君尚念嚶鳴誼，許坐
《容美紀遊》最早收録於道光年間鄭光祖編輯的《舟車所至》。後亦收録於光緒年間王錫祺所編
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１９３０ 年代，湖北方志局派王葆心、甘鵬雲二人赴北平圖書館抄録該書
抄本，並收進《南郡叢書》。現代標點與注釋版本有數種，包括《容美紀遊注釋》（天津古籍出版
社 １９９１ 年版）、《容美紀遊》（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容美紀遊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容美紀遊評注》（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本文引用者爲 １９９８ 年湖北人民出
版社版本，但也參照其他版本。
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３ 頁。
② 顧彩：《容美紀遊》，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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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輿到上頭。

①

這兩首詩無疑負有取得田舜年信任的任務，故而其修辭有高度目的性，因
此，必須細體顧彩如何設定田舜年對詩作的接受。第一首詩一開頭就把田
舜年定義爲“蹇蹇王臣”，一位剛毅忠誠的臣子。盡忠的對象爲何？就表面
意思當然是清代當朝天子。然而，顧彩接著將容美類比於桃花源，看似單
純的美言，但是他又明白點出 “避秦”，這一詞彙拉出了桃花源曖昧的政治
聯想。田舜年經歷過易代之際容美扮演明遺民庇護者的角色，對他來説，
“避秦”顯然連結家族的記憶，而容美土司被迫接連轉换盡忠對象的歷史，
也是“蹇蹇王臣”這一標籤背後層層的不盡之意。在第二首詩中，顧彩則以
“華筵每度霓裳曲”一句牽動容美土司在文化上的追求。“華筵”之所以爲
“華”，不必因其豪奢富麗，而是“霓裳曲”所代表的文藝成就，而綜合各類藝
術的戲曲演出，特别是《桃花扇》，可能就是“霓裳曲”一詞真正的指向。至
於翠裘貴客，固然是一種客套的稱美，也引人聯想田氏家族數代結交的文
人志士。這些表面上看似套語的詞彙，若將田氏家族在明清之際的遭際與
選擇考慮進去，其實都是田、顧二人彼此可以心領神會的密碼。
收到顧彩寄書後，田舜年立刻啟動延客。容美距離枝江仍有數百里之
遥，所以他的回信直到次年一月廿七日纔送達。我們已看不到原信，但據
顧彩的轉述，田舜年謙稱自己爲“邊徼武夫”，而尊稱顧彩爲“華國鳳麟”，並
派一隊侍從護送顧彩前往容美 。兩人來往的書信皆充滿外交辭令，因此，
顧彩像是扮演一個使節的角色，執行一次外交任務。要知顧彩雖然也有不
少遊歷的經驗，但他不是像徐霞客那樣涉險的旅行家，之前更從來没有到
邊區旅行的經驗 。若非孔尚任的託付，以及他自己對《桃花扇》在容美演
出的好奇，恐怕他未必有此尋訪桃花源的雅趣。
李榮村是首位研究顧彩遊容美路線的現代學者，根據他的研究，顧彩
②

③

《容美紀遊》僅録第一首。全詩收録於其詩集《往深齋詩集》，題爲《枝江寄贈容美田九峰二首》。
第一首的文字略有異文，《容美紀遊》作“盡陽春”，《往深齋詩集》作“盡三春”，《容美紀遊》作
“倘許漁郎”，《往深齋詩集》作“那許漁郎”。見《往深齋詩集》卷六，第二十四頁下（總頁 ２３８），
載於《無錫文庫》第四輯，南京：鳳凰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１０ 頁。
② 顧彩：《容美紀遊》，
第 １６ 頁。在詩作《紀遊篇》
③ 李金花：《士人與土司：從清代遊記容美紀遊看人類學的他者觀》，
中，顧彩提到他受友人之邀打算一遊貴州，但行至武昌，聽聞各種艱險，便打消了主意。顧彩：
《往深齋詩集》，卷一，第一頁下—第十一頁上（總頁 １４７—１４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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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期間多半待在容美的東南部與中部 。他先到“南府”，停留十餘日，再
到“中府”，停留一月有餘。接著來到地處較高山區的“平山爵府”，再一個
月後，下到中府附近的“細柳城”，停留半月左右。顧彩最後拜訪之地是半
山上的“雲來莊”。顧彩在容美訪問將近五個月，對自然景觀與社會人文都
有觀察，更親身參與土司舉辦的文藝活動，甚至介入土司的治理。
不消説，我們不宜將《容美紀遊》的描述單純視爲事實的紀録。作爲敘
事者，顧彩帶領讀者逐漸步出熟悉的帝國直接統治的州縣，在遠赴山中土
司領地的途中，經歷各種新鮮、驚詫與艱危，得以會見土司本人。在體驗容
美不同於外界的自然與人文後，又回到原來熟悉的漢人之地。雖然遊記是
日記體，但顧彩爲讀者構築的卻是一個首尾俱全的完整敘事，其中自有他
的視角、邏輯與目的。
雖然這本遊記可説處處透露出作者的文化偏見，但顧彩的確有興趣探
索容美社會的各個層面，包括習俗、宗教、法律、建築、商業活動等等。曾有
學者認爲，顧彩此行的起點其實不是湖北的枝江，而是山東曲阜。曲阜不
但是顧彩初遇孔尚任之地，作爲孔子故鄉，更可視爲儒家文化的象徵。如
果將顧彩之遊看成由曲阜出發，向容美而行，最終又回到曲阜，那麽這實是
一次橋接“文明”與 “野蠻”的旅程 。不過，順著這個思路，我倒認爲在更
深的層次上，北京纔應該被視爲這趟旅程的起點，因爲這裏是文化與政治
的中心，也是《桃花扇》創作出來的地方。
田氏土司家族的文藝追求有多重效果，包括教育土司子弟，鞏固土司
統治，推動與漢人文人的交流，同時建構一種土司文藝社群與傳承的自我
意識。西南地方到了明末時期，與中央王朝的關係比歷代都要緊密，土司
子弟多進入縣學讀書，更不用説許多原來由土司統治的地區，已被改爲中
央王朝流官的直接統治。田舜年是土司嗣子，他便曾到長陽縣學讀書，只
是未能通過科舉考試。等到清初他開始統治容美時，田舜年致力於推廣儒
學，更努力爲自己塑造一個學者與文人的形象。這當然是田氏父祖留下的
傳統，但田舜年更爲自覺，也更爲堅持。目前可知田舜年的著述有《廿一史
纂》、《容陽世述録》、《白鹿堂詩文集》、《許田射獵傳奇》等，雖然傳世的很
①

②

李榮村：《１７０３ 顧彩前往容美土司的路線》，載於《邊政研究所年報》第 １８ 期（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第
—１０５ 頁。
第 ４１ 頁。
② 李金花：《士人與土司：從清代遊記〈容美紀遊〉看人類學的他者觀》，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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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但從可知的題目來看，倒真還可謂一個多産作者。不但勤於著述，他還
熱衷於推廣自己與整個家族的文學成就。他不但與漢人文人交往，更知道
如何利用這種人際關係。除了邀請嚴首昇爲田氏編纂家族文集，田舜年也
伸出觸角，試圖與其他文人學者連結，例如，《白鹿堂詩文集》有一位叫伍騭
的文人所作的序，序中對田舜年的詩作多所稱許，還把他比喻爲山巔之鳳。
據伍騭的説法，他們兩姓家族相交數十年，當田舜年在康熙己未年 （１６７９）
將詩作帶給他看時，他受到很大的震撼 。一位叫做姚淳燾的進士，在湖南
當官，則爲《廿一史纂》寫序。姚淳燾説，田舜年在康熙戊寅年（１６９８）不遠
數百里來訪，只爲了帶來這部書的手稿 。可見田舜年爲了求序，可是不辭
辛勞的。而嚴首昇在他爲田氏家族文集所作的序中，則説田玄與他的三個
兒子都是優秀的詩人，但他們的文學成就都還無法與他們的後繼者田舜年
相比 。以上幾個例子都顯示田舜年持續動用各種人脈資源，以證明自己
在文學上有所成就。名人加持有時的確是有效的，例如，雖然 《廿一史纂》
這部書早已亡佚，但因爲姚淳燾的稱讚，其價值也就爲人稱道了 。
顧彩的遊記正好讓讀者一瞥田舜年與文化有關的工作。例如，就儒學
正統來説，他修建孔廟，鑄造聖人塑像，土司定期召集年輕學子，親自教導
他們禮儀。在祭祀的日子，土司會獻上豐富的祭品，不但如此，他還命令工
匠製造精美禮器，以表示對聖人的崇禮 。顧彩是漢族的文人學者，又是孔
府友人，他會贊同這種崇儒的文化活動完全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
顧彩將田舜年對文化活動的熱心，直接聯繫到血緣的傳承。换言之，顧彩
選擇接受田氏土司漢族祖源的説法，他甚至强調，容美周邊有不少小土司
也姓田，但遠不能與 “中朝流寓”的田舜年土司相提並論 。這個 “中朝流
寓”的標籤貼得非常有趣。“流寓”的表面意義是任何離開本鄉而寄居他鄉
之人，但若考察邊緣地區的方志，便可看出 “流寓”經常用以描述與定義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容美土司史料匯編》，第 ２９１—２９２ 頁。
《鶴峰州志》有姚淳燾序。姚氏指出，康熙戊寅年（１６９８ ），田舜年命其子不遠數百里前來，奉呈
書稿並求序。見清道光年間吉鍾穎編《鶴峰州志》，載於《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北府縣志輯》第
４５ 册，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４３５ 頁。
載於《容美土司史料匯編》，第 １２９ 頁。
③ 嚴首昇《田氏一家言·序》，
編纂者提到，《廿一史纂》列於湖北方志，且“非
④ 姚淳燾的序收録於道光年間出版的《鶴峰州志》，
荒陋無文比也”。《鶴峰州志》，第 ４７２ 頁。
第 ８４ 頁。
⑤ 顧彩：《容美紀遊》，
第 ２ 頁。
⑥ 顧彩：《容美紀遊》，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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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來自王朝中心地區的士人與其後代，並刻意賦予他們某種遺留不磨的儒
雅之氣。顧彩正是要暗示即使在王朝地理邊緣，他所認知的 “文化”，亦即
儒家禮教與詩文傳統，仍屬於“中朝流寓”者，是一種血脈的傳承。
不過，對田舜年而言，文化是要演出的。例如，寫詩固然好，詩會雅集
更不可少。顧彩提到，他訪問容美期間，田舜年曾在“讀書臺”舉行雅集 ，
與賓客共賦詩文 。著名文人顧彩來訪，顯然使得土司更熱衷於組織雅集
活動。顧彩詳細描寫了這些雅集的情況，引録如下：
①

②

每月初、二十六日爲詩會期，風雨無廢。在會者余爲主盟；次蜀中
孝廉高岡，其書記賓也；次荆郡庠生鍾南英（伯敬先生之姪） ，其十二
郎君舉業師也；（余到中府次日始從郡城延至開館，年五十餘。其弟送
之來，翌日弟别去，大哭而行，以地險不可復到也。）次岳郡庠生祝九
如，其孫圖南業師也；次寄寓土官田寬庵。 皆授簡分題，尤喜詩牌集
字。（其子曜如、孫圖南、甥覃繼祖皆在會，不能詩，課文一首，屬吾兒
肇祁批閲 。）君成詩最敏，客皆莫及。有浙人皇甫介者，始亦以客進，
後所行不端，幾爲主人所殺，昺如救之得免。 今降居臣列，出語鄙誕，
常被玩侮如倡優。（介畏爆竹，君潛令童子置巨爆於其椅下，驟發之，
輒連椅驚倒。）亦爲詩，詩成，君摘其語爲笑柄，介恬然不恥也。昺如雖
爲司主，以不工詩，斥不得與會，專司酒食而已。 其弟曜如年十五，美
而好學，見余詩輒抄去讀之。會詩略存數題。（其集字者不載。）
③

④

⑤

顧彩的描寫包括了一些獨特且製造反差效果的細節，而且提供了非常豐富
的信息。對田舜年而言，詩會雅集是展示自己文藝成就的大好機會，就連
顧彩也承認他“成詩最敏”，可見至少作詩的速度不輸人。不過，顧彩特别
提到田舜年喜歡“詩牌集字”，這就不無曖昧了，因爲這在明清時期非常流
《往深齋詩集》中稱此地爲“著書堂”。顧彩：《往深齋詩集》，卷四，第十三頁下（總頁 ２００）。
顧彩：《容美紀遊》，第 ４２ 頁。
１５８１—１６２４）之字。
③ 伯敬爲鍾惺（
但文意不通。２００６ 年版則作“吾兒肇祁”。在《容美紀遊》的
④ １９９８ 版與 １９９９ 版皆作“吾肇祁”，
敘述中，顧彩並未提及兒子。不過，在《往深齋詩集》中，有一首詩題爲《九月廿五日金陵遣祁兒
歸》，可見其子的名字裏確實有“祁”字。參見顧彩：《往深齋詩集》，卷四，第十八頁上（總
頁 ２０３）。
第 ７５—７６ 頁。
⑤ 顧彩：《容美紀遊》，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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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卻往往被視爲瑣碎的文字遊戲，畢竟難稱大雅。顧彩或許藉此暗指田
舜年的文學品味比較平庸吧，所以他在最後還附加説明，詩牌集字的作品
不值得記載，應便是因爲這類型作品不能表現詩人的經驗與感情。尤其可
注意的是，顧彩發現田舜年把是否“能詩”，作爲判定是否有文化的標準，也
就是是否能進入他的 “文藝圈”的標準———能寫詩的纔能參與他的文藝活
動，不會寫詩的則被排擠在外。即使是已經繼承了土司職位的兒子，因爲
不會作詩，就被差遣去司酒食，等於是 “貶”爲伺候詩人的侍從了。讀了整
本《容美紀遊》，就會知道田舜年以詩文能力分别内外，不只是雅集的内外，
也可以是權力圈的内外。這一點後文將再論及。
這段文字最難解的其實是有關皇甫介的部分。此人之前在遊記中已
經出現在有關“讀書臺”雅集的段落，顧彩當時介紹他是“皇甫姓，名介，字
丕顯，杭州人” ，文字完全中性，不帶評價。但是在上引段落中，皇甫介的
形象突然變得醜惡起來。讀者知道了他曾行爲不端（但不知道究竟如何不
端），語言粗俗，寫詩鄙劣，更糟糕的是還膽小又無恥。回想之前顧彩提到
此人來自杭州，那正是一個以文采風流著稱的歷史名城，那麽無論是皇甫
介在顧彩筆下的粗鄙不知恥，或是田舜年對他的玩侮，都突然有了新的暗
示。邊遠地帶萬山叢中的土司，不但公開輕蔑來自文化古都之人士的文藝
能力，並且用最惡劣的方式侮辱他，可説是倒轉文化權威的一場象徵性的
表演。不過，顧彩用鬧劇的方式描寫田舜年之對待皇甫介，則是又反過來
將野蠻無文的標籤貼在土司的身上。在顧彩的敘述裏，田舜年在皇甫介身
上製造的笑聲，是如此惡趣味的鬧劇，與田舜年努力經營的詩會雅集的風
雅完全牴觸，足以顛覆“文人土司”這個刻意製造的形象。
有關容美土司風俗習慣的文字，表面上客觀的描寫往往在細微處洩漏
顧彩看待他文化的態度。例如，他這麽描寫土司安排的宴席：
①

宴客，客西向坐，主人東向坐，皆正席。肴十二簋，樽用純金。 其
可笑者，於兩席間横一長几，上下各設長凳一條，長二丈。 昺如居首，
旗鼓（按：土司官名）及諸子婿與内親之爲舍把及狎客之寄居日久者，
皆來雜坐，介於賓主之間，若篾箕形。 酒飯初至，主賓拱手，衆皆垂手
起立，候客舉箸乃坐。 飯畢，一鬨先散，無敢久坐者。 亦有適從田間
①

顧彩：《容美紀遊》，第 ４２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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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滿脛黄泥，而與於席間，手持金杯者。

①

以當時顧彩設想的讀者來説，不需解釋，也會注意到主客席位的方向與漢
人習慣相反。餚饌之豐盛與器皿之貴重，其實暗示著容美土司逾越禮制之
處，而顧彩並不直接提出批評。倒是在接下來的描寫之前，顧彩卻先直言
其爲“可笑”。可笑之點，包括陪客座位横置於主與客之間，擺設日用的長
凳而非正式的座椅等等，且陪客“雜坐”，可見並没有依照地位、年齒等考慮
依序而坐，服裝更没有要求，以至於出現滿腿田間黄泥未及清理的客人，一樣
舉著華貴的金杯參與宴席。顧彩所欲表現的“可笑”，不是鄉野的粗魯，而是
十二簋餚饌及純金酒樽所代表的尊貴，與他心目中的優雅禮數之間的落差。
無疑的，顧彩在此並不掩飾他將土司本人與土司身邊的人都視爲文化上的次
等之列。這樣的宴會場面盛大且尊崇，但遠非顧彩認知中的一場正式宴席應
該展現的精緻修養（我們不妨想像一下他在孔府的見聞），土司主人也不可能
像他認識的那些文壇祭酒。即使如此，我們在這段文字中卻能讀到顧彩頗爲
輕鬆愉快。雖然許多地方讓他覺得可笑，他並未因此而侷促不安或厭惡嫌
棄，他的笑聲反倒傳達了愉悦與温情。顧彩的敘事並未提及土司的態度，例
如陪客兩腳黄泥匆匆從田間趕到，土司是不以爲意，還是顯得尷尬？座位的
安排有别於中原習俗，土司是否認爲有必要解釋？换句話説，敘事者並未表
現土司是否對自己相對於主流文化的他者性有所認知。不過，座位安排等細
節還在其次，令顧彩不能容忍的是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宴席上的表演，竟然是
在主人的背後進行，意味著表演是專給主客觀賞的。這樣一來，主人自己就
看不到表演了。顧彩因此做了他以爲合理的建議，没想到對方並不以爲美：
余至始教令開棹分坐，戲在席間，然反以不便云。

②

顧彩在意的是他最熟悉的戲曲演出，也以爲他可以提供專業的意見，“教”
土司如何欣賞表演。然而，在這裏土司的態度就清楚表現出來了———主流
指導意見不值得採納。
結納中國文士是數代容美土司的傳統。明末清初時期，南明人士來到
①
②

顧彩：《容美紀遊》，第 ６８ 頁。
顧彩：《容美紀遊》，第 ６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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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美，他們與土司結爲友人，詩歌唱和，也爲土司的文化工作效力，包括爲
其編輯各種書籍並撰寫評論。相對的，土司則爲南明人士提供庇護。田舜
年繼承土司職位後，更進一步主動接觸文人，藉此將田氏家族的作品流傳
到容美以外的文化圈。在明清之際的動盪中，容美土司也必須周旋在各種
政治勢力之間，他們經常以文字表達思明之情，但無法堅持對明朝效忠，而
要適時改變歸附的對象。如此看來，當顧彩表達訪問的意願時，一再將容
美比喻爲桃花源，就可能有其深意了。作爲桃花源的容美，不只是與世隔
絶的深山美地，更是曾經庇護南明文士的避風港。换言之，在顧彩所寄的
詩中，桃花源之喻未必只是場面話，還是一種政治的隱語。在田舜年這方
面，他努力將前代土司累積的文化工作彰顯出來，爲世所知，而當他接待了
顧彩，他本人更以桃花源中文藝土司的身分，進入了文人的作品，即使那仍
是一個作爲文化他者的曖昧的形象。

五、萬山叢中的《桃花扇》演出
田舜年與顧彩的交往，以孔尚任的委託爲契機，但仍建築在他們對文
學的興趣之上，尤其是對戲曲的熱愛。田舜年接觸 《桃花扇》後，投書孔尚
任以表達仰慕之意，所以當顧彩攜帶孔尚任的回信而來，田舜年待他如一
位使者，甚至是代言人。田舜年能讀到並且喜愛 《桃花扇》，孔尚任感到十
分驚異，但是對田舜年來説，他愛上《桃花扇》乃是自然之事，一如那些《桃
花扇》搬演時在臺下看戲而滿座垂淚的文人觀衆。
更不能忘記的是，田舜年不只是一個戲曲的欣賞者，他還是一個創作
者。由孔尚任的詩 《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詩贊余 〈桃花扇〉傳奇依韻卻
寄》可推測，田舜年投書孔尚任時，可能也同時呈上了自己寫的劇本，因爲
詩中提到田舜年“詩文甚富，亦有傳奇數種” 。孔尚任也在詩中表達相對
①

①

據孔尚任的説法，田舜年創作了不只一部傳奇劇本，目前所知的就有《許田射獵傳奇》、《古城
記》。之前一般以爲僅爲存目，作品並未流傳。不過，近期學者認爲，姚燮《今樂考證》提到的
《古城》，其實作者就是“容美田九峰”，亦即田舜年，筆者以爲此説有據。可參張九：《從〈容美
紀遊〉看清康熙時的湘鄂西戲曲》，載於《戲曲研究》第 ８ 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
第 ２７３—２７５ 頁；吳柏森：《容美田作〈古城記〉異説》，載於楊建文主編：《三國演義新論》，武漢：
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７３—２８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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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仰慕之意，並且提出“從今水乳深交切”這樣的結交誠意 。收到一位大
土司的來信，孔尚任當然要禮貌回應，不足爲奇，但不可否認傳奇戲曲對雙
方而言有一種心理上連結的效果。我們應當留意，前代的田氏土司與漢人
文人的交流僅限於詩詞唱和，但田舜年之所以引起孔尚任的注意，主要是
因爲戲曲。
即使是改土歸流多年以後，方志仍記載著“土司女優最工” 。方志並
未指出此一説法的來源，但不無可能《容美紀遊》就是其中一種。當顧彩描
寫容美的宣慰司署時，便提到該處地理形勢優越，堂舍前方左右有八峰“軒
然如鳳凰曬翅”，廳堂則非常氣派，“柱蟠金鰲，榱棟宏麗”，而在正廳後方則
有曲房深院，一直通向上山的路。在諸樓之間有一戲廳，四面軒窗開闊，可
以“一覽盡八峰之勝”，亦即可以一眼望見前廳門前的山景，可見這一戲廳
地勢較高 。這一戲廳所在的位置、規模與設計，在在顯示土司非常重視戲
曲演出。除宣慰司署的戲廳以外，在宣慰司行署的平山也有與戲曲相關的
設施，例如有“戲房”，乃優人教歌之所 。“平山爵府”本是容美土司境内
建築群中最宏偉的，近期考古則發現，平山爵府的戲臺應該是半户外的，其
基座正是位於關廟前方的兩方巨石 。而由石頭基座的大小看來，這戲臺
相當有規模，也説明了戲曲演出對田氏土司來説非常重要。
顧彩訪問容美期間，除了固定的詩會雅集，看戲也是重要的活動。本
來，顧彩之所以來到容美，就是因爲孔尚任得知容美土司欣賞 《桃花扇》而
感到好奇。奇怪的是，雖然遊記中描寫了戲廳、戲房，卻並没有特别寫道土
司因他到來而演出《桃花扇》的細節。不過，在《往深齋詩集》中，倒是收録
了《客容陽席上觀女優演孔東塘户部〈桃花扇〉新劇》一詩，證明田舜年的戲
班演出了《桃花扇》。這首詩是這麽説的：
①

②

③

④

⑤

魯有東塘楚九峰， 詞場今代兩人龍。寧知一曲桃花扇，正在桃花
⑥

孔尚任：《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詩贊余〈桃花扇〉傳奇依韻卻寄》，載於汪蔚林編：《孔尚任詩
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３６５ 頁。
第 ４６８ 頁。
② 《鶴峰州志》，
第 ５５—５６ 頁。
③ 顧彩：《容美紀遊》，
第 １００ 頁。
④ 顧彩：《容美紀遊》，
以圖像重構了這個戲臺的可能樣貌。參見税曉潔：《隱匿
⑤ 近期張斌根據文字記録與考古材料，
在深山洞府中的土司王國》，載於《中國國家地理》第 ９ 期（２０１８ 年），第 ４９ 頁。
⑥ 田舜年字九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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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裏逢。

①

《容美紀遊》並未收録這首詩，詩的内容也未描述演出的情況，倒是直接點
出了戲曲如何成爲孔尚任與田舜年之間的連結點。由詩題可知，顧彩的確
在容美觀賞了《桃花扇》演出。前兩句將田舜年與孔尚任並列，似乎是禮貌
性的溢美之詞，但其實我們應看到兩個重點，其一是孔尚任與田舜年分别
代表的地域，以及魯與楚這兩個地方各自的歷史文化聯想。其二是“詞場”
一詞，由連結二人的因緣脈絡來看，詞場不是泛指詩文，而是特指傳奇的創
作。此詩的後兩句不但出現 《桃花扇》的劇名，且又再次提到桃花源的典
故，這就進一步點出顧彩在田舜年與孔尚任二人之間看到了某種深層的
連結。
顧彩在詩中使用的“洞”字，可以有數種意思。容美一帶有好幾個據説
足以容納千人的大岩洞，所以顧彩用“洞”字代表容美，可謂有據。其次，字
形相近的“峒”字是西南山區苗瑶等族群聚居地的稱呼。再者，“洞”也有神
仙洞府的聯想。對明末清初那些隱遁於此的南明人士來説，容美正是那遠
隔紛亂世事的福地，而這一層意思也是田氏土司與《桃花扇》真正的聯繫所
在。田舜年排演《桃花扇》，不只是在一位中國文人面前展現自己的文化水
準，更是與這文人共同緬懷容美作爲南明遺土的往昔時光。
顧彩停留於容美期間，還曾經訓練土司的戲班演出他自己的創作 《南
桃花扇》。關於此事，顧彩有一詩記之，詩中説：“唱罷東塘絶妙詞，更將巴
曲教紅兒。” 亦即在《桃花扇》搬演後，他將自己的作品也教給戲班。這也
説明，顧彩必然與戲班有密切接觸，纔能給予指導。我們已在 《容美紀遊》
中看到田舜年將詩會雅集作爲一種權力的表演，下面這段文字更顯示在顧
彩眼中，戲曲也是兩代田氏土司之間權力競争的方式。作爲一個戲曲家，
顧彩的記載也充滿了戲劇性：
②

女優皆十七八好女郎，聲色皆佳。 初學吳腔，終帶楚調。 男優皆
秦腔，反可聽。（所謂梆子腔是也。）昺如自教一部，乃蘇腔，裝飾華美，
勝於父優。即在全楚，亦稱上駟。然秘之不使父知，恐被奪去也。 其
①
②

顧彩：《往深齋詩集》，卷八，第二十八頁上（總頁 ２６８）。
顧彩：《雲來莊觀女優演余〈南桃花扇〉新劇》，《往深齋詩集》，卷六，第三十六頁上（總頁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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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旦，皆薙髮男裝，帶刀侍立如小校，昺如之行眷也。 昺如欲觴余，
必俟君移於别署之夕，乃出以侑酒。戒下人毋得洩，仍布人偵探，恐父
至則匿之。君喜人譽其女優，客之諛者，必盛言昺如女優之劣，以爲萬
不及父。君則曰：“彼字且不識，安責知音？”及觀昺如戲，又言太都爺
行頭潦倒，關目生疏，不如主爺教法之善。 昺如輒曰：“老父固强爲知
音者！”有識已知其父子之不和矣。
①

這一段文字可説是聲音的政治。《桃花扇》是崑曲，音樂聲腔自然表現江南
的特色，而崑曲流行全國後，也成爲菁英文化的劇種。顧彩觀察到，田舜年
與他已經繼位土司的兒子昺如之間，藉著比較誰的戲班訓練更好，演出更
精彩，而代表文化與政治權力的競争。根據顧彩的評價，田舜年的女優天
賦優秀，歌聲與容貌都出衆，但是她們習於湖北本地戲曲，有當地口音，發
音不够標準，對擅長音律的顧彩來説這一定是很難忽視的瑕疵。在他看
來，反而是那些不刻意學習吳腔的男優，唱曲更爲好聽。這個比較恐怕也
不只是一個美學上的判斷，畢竟，訓練一個能唱崑腔的戲班，可以説是田氏
土司追求文藝成就的一部分。顧彩認爲，女優學習吳腔未久 （所謂 “初
學”），乃是後天勉强的模擬，因此缺點不可避免；相反地，男優展示的秦腔，
雖然也是外地傳來，但應是他們平日習慣的聲腔，因此即使不似吳腔優雅
婉轉，卻有自然感人的力量。如果延伸來看，那麽這也可以説是顧彩對田
氏土司文藝追求的整體評價。
顧彩説現任土司田昺如的戲班唱的是蘇腔，其實蘇腔、吳腔本是一回
事，也是所差不遠，但由上下文意來看，則不同於田舜年的女優 “初學吳
腔”，昺如的班子似乎是慣於蘇腔的。再加上裝飾華美的優點，可見在顧彩
的評估中，兒子昺如的戲班實勝於田舜年的戲班。不過，顧彩藉著兩位土
司互相批評的話語而創造了戲劇性。昺如的戲班雖然更爲專業，但平日用
男裝的女優爲侍衛，其實又充任姬妾，這種混亂應可視爲一種權力的濫用。
兒子對父親的防備，父親對兒子的鄙夷，門下賓客在父子之間兩面做人的
醜態，一方面製造喜劇效果，一方面暗示著顧彩眼中這土司家族内在的暗
潮。尤有甚者，在這致力於自我塑造的土司傳承中，文藝追求與所謂 “思
明”之情交織爲容美的文化與政治認同，因此，當田舜年瞧不起兒子不通詩
①

顧彩：《容美紀遊》，第 ６９—７０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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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又輕視其在戲曲上的審美能力，那麽也可以詮釋爲這一認同傳統即將
中斷甚至崩潰吧。來到容美的顧彩，欣賞了戲臺上演出勾起南明記憶的
《桃花扇》，也見證了戲臺下的另一齣容美世代變遷的戲碼。

六、結

語

晚明以至清代康熙年間顧彩到訪，容美地區的數代土司致力於自我塑
造，建立一個以文化成就爲傲的世系傳承。雖然田氏追溯的祖源難以證
實，但數代土司自覺地吸收儒家文化，修養詩文能力，背後的思考可能非常
複雜，並非簡單的“向慕”心態可以解釋。至少，我們必須考慮土司刻意加
强與中央王朝的關係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等等意圖。詩文在其中扮演重
要角色，因爲這不但能展現文化修養，也能促進與主流文人的交流，這在明
清之際表現得最爲明顯。南明文士前來尋求保護，容美也建立了可比爲集體
記憶中的桃花源的聯想。南明文士對容美的文化事業也有積極的貢獻，他們
與土司家族唱和，點評土司的作品，爲土司編輯詩文集，也爲土司撰寫傳記。
通過與外來文人長期合作，田氏土司試圖建構“文人土司”的身份與傳統。
南明亡後，田氏土司必須快速調整腳步以配合新的政治環境，不過他
們仍繼續表達“思明”的遺民情懷，因爲明朝象徵的正是他們努力經營的文
化形象。孔尚任寫出《桃花扇》，立刻吸引了當時的容美土司田舜年。這部
傳奇傳達南明覆亡的歷史興亡之感，也暗示了精神上的桃花源作爲遺民最
後安頓之所。《桃花扇》内涵的桃花源典故正是如此觸動了田氏土司家族
歷史上的思明情緒。
顧彩受邀遊歷容美，乃是作爲一個漢文化的代言人，在更爲隱晦的層
面上，他的到訪還可以引發對已逝的前朝光輝的記憶。顧彩的遊記描述了
容美的各方面的現象，包括景物、社會、習俗等等，但最核心的卻仍是那桃
花源的隱喻。由顧彩的書寫可以看出，容美土司演出 《桃花扇》，同時引出
了對南明以及對土司家族文化的緬懷。
最後我們不妨從一首清中葉的詩中做些引申。這首詩題爲《田九峰宣
慰墓》，並非名人之作，但倒是做了一些精要的觀照。例如，詩人認知到容
美本是從分裂割據中興起的國中之國，又如，他指出文藝製作最爲土司所
重。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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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代英雄多奇特，破碎山河自成國。 豈知中原割據時，更有餘人
闢草澤。……田氏累葉雄容美，九峰將軍尤錚錚。將軍制作藏内府，
舊事翻成新曲譜。歌殘舞謝空悠悠，深山杜宇春歸愁。欲訪遺跡故老
盡，溪聲日夜西向流。
①

這首詩寫作之時，不僅田舜年已是故人，容美也已改土歸流，但是在所謂英
雄事業以外，詩人仍舊想要强調土司的“制作”，而能够藏之内府的，不是文
物就是文藝作品了，换句話説，就是土司的文化成就。容美土司通過追求
文化而塑造自我，這是與外來的漢族文人合作而成的。雖然顧彩在 《容美
紀遊》中透露了“文人土司”不文的一面，但田氏的文化形象塑造得頗爲成
功，即使改土歸流後多年，容美土司仍舊享有擅長文藝的名聲。例如《宜昌
府志》就提到：
土司多尚武，容美司田世爵頗事詩書，其子孫田圭楚産諸人，皆崇
尚風雅。至田舜年，尤善文藝。嘗徵江漢德黄名流，修《廿一史補遺》，
計日自課，某日讀某書，閲某史，至某處，用小印章以志之，故其著作皆
典贍。
②

不同於一般土司之尚武，田氏有數代的詩文傳統，到田舜年而集大成———
在方志中留下這樣的身影，這不正是田氏土司文藝事業最後所追求的開花
結果嗎？對漢族文人來説，逃離亂世而隱遁於容美的旅程，是一個充滿桃
花源聯想的政治行動。而對容美土司而言，與漢族文人的往還也正像是一
次綿延數個世代的文化旅程。桃花源的典故是田氏土司建立文化身份的
起點，《桃花扇》西遊容美，又讓桃花源與容美的聯想復活起來，在顧彩的
《容美紀遊》中留下了鮮活的紀録，令我們看到作爲文化他者的西南土司的
策略與實踐，也讓我們看到漢人文人接觸文化他者時的混雜視線與心態。
（作者單位：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①
②

龔傳瑜：《田九峰宣慰墓》，載於《鶴峰州志》，卷一三，第六十一頁（總頁 ２６３）。
《（同治）宜昌府志》，卷一六“雜載”，第六十五頁上（總頁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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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 中國文學裏的他者（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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